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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感 悟

□张亚秋

“金风飒飒爽秋凉，黄英缤纷满
园芳。不与春花争颜色，任是雁鸣也
柔肠。”这是我在重阳之日闲逛景园
时候胡诌的几句心情文字，发在当日
微信朋友圈。今日傍晚，在一片淡淡
的寒凉里，再一次说给你，你且听听
这湖光秋树里的风吟。

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说，一年四季
里，他最喜欢的是秋天。我抢着问
他，是因为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吗？
他笑着摇摇头说：“不是，我体质燥
热，独独喜爱秋凉。一到秋天，天气
转凉，我百病不生。”长这么大，我还
是第一次听说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个
温度而喜欢一个季节。可是仔细想
来，这又有何不妥？

一些人喜欢春天，也不仅仅是因
为春天百花开；一些人喜欢冬天，也
不仅仅是因为冬天有雪花飘飞；一
些人喜欢夏天，不也是因为那一树
阴凉吗？喜欢总归都是有个小小的
理由，如果这个理由还可以给自己
带来些许甚至大大的好处，那么，这
个理由又有什么不可以支撑这些人
去格外喜欢一个季节、去进行一个
独特的选择呢？不管这个选择在外
人看来是多么无厘头，我想，作为选
择者，都应该不折不扣地把这个选

择坚持到最后。
我知道你是不喜欢秋天甚至可

以说是厌恶秋天的。的确，在你看
来，秋天是干燥的、秋天是枯萎的、秋
天是冷酷绝情又光秃秃地没甚风景
的。你在你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描
述秋天破败的荒野和枯荷，直言不讳
地说自己厌恶秋天。但是，我要说，
朋友，你错了。

在秋天，你只看到枯荷，而没有
看到枯荷别具的风雅；你只看到树黄
叶落，却没有看到落叶的多情；你只
看到秋日河床的干涸，却不想到春水
的涌动完全是因为江河在这个季节
积蓄了更多的力量；你只向往冬天雪
花的飘舞，却不知道没有秋天的泥泞
哪来冬雪的洁白！是啊。秋凉不是
春温，不生茶香氤氲于夜半；不是夏
热，不孕花蕾于绿荫；不是冬寒，不凝
练雪花于长空。但是，你不知道秋凉
温润，独携一份月桂香、金菊傲、枫叶
冷孤标醒世，锤炼稚嫩，摈弃贪恋，洒
脱红尘，如玉树不折其直，如碧水不
荡其波。

我且送你这一抹秋日的清凉，让
它吹拂去你额头上的汗珠、心扉上的
灰尘、眼睛里的浑浊、手边上的沉重。
于秋，且请你公平地看待。你可以不
喜欢秋天，但请不要拒绝这一抹诚而
真、爽而润的——独一无二的秋凉。

一 抹 秋 凉

□任静

姐姐发来一张袖珍版的晒秋图，
在花园洋房的玻璃阳台上，和暖的阳
光充足地照射进来，桌子上摊放着一
小堆红枣、几个鲜红的辣椒，粗粗的
塑料筒里插了一大把挂面，还有一束
干枯的黄花菜，都是来自故乡的特
产，构成了一幅喜庆的乡土画。

我的视线一一掠过，关于乡村晒
秋那些细微的久远的记忆，不禁在这
个秋季被重新激活。

深秋时分，乡村色彩斑斓的秋
意 ，一 股 脑 儿 恣 肆 涌 进 了 农 家 院
落，像一串喜庆的鞭炮炸响了农家
欢庆丰收的喜悦。一筐筐红薯被
摆到了窑洞深处的土台上，洋芋都
放进了洋芋窖。阔大的青石板窗
台上，齐刷刷地摆满了南瓜，金黄
的或墨绿的，沟壕深邃，每一个足
有小盆那么大。在窗台不远处的
台炉上摆放着几张洁白的盖帘，盖
帘上薄薄铺了一层蒸过的黄花菜，
呈黄褐色，我们那里叫金针。屋檐
上垂下来几缕灰白色的泽蒙花，空
气 中 似 乎 到 处 盈 满 了 泽 蒙 的 香
气。几乎每家每户的屋檐下，都挂
着两三串火红的辣椒、一串沉甸甸
的蒜辫子，墙壁木橛子上还挂着大
小不等的各种柠条筐子，里面晒着
红艳赛玛瑙的大红枣。有一只较
小的筐子里面竟然还晒了一些酸
枣，那是母亲给我单独准备的，她
知道我最好这一口小零嘴。

地面上平整宽敞的地方，摊晒着
金黄的谷子、火红的高粱、五颜六色
的豆子，其中有绿豆、豇豆、红小豆、
饭豆、芸豆……竟然还有一堆碧绿的
麻子，我知道那是过年时要出清油的
一种农作物，产量虽低，庄户人家却
少不得它。一想到不久将能饱餐到
醇香的麻汤饭，我赶紧挥动着手将院
落里觅食的几只鸡子赶得远远的，生
怕它们啄吃一粒麻子。院墙附近，在
一棵绿荫蔽天的洋槐树下，搭建了一
个高高的玉米架，金黄色的玉米穗整

整齐齐地一层层垒砌成一座收获的
金字塔。

如今，在远隔故园千里之外，我
满怀喜悦地回望着儿时丰收的景象，
真是一幅一辈子也看不厌的乡村秋
意图。

“今年的谷子丰收喽！”父亲弯腰
伸手摊晒着满场地金灿灿的谷子，金
风拂过，空气中散发出阵阵新谷香
气。下午太阳西斜时，父亲和母亲张
着大口袋，将晒干的谷子装在袋子
里，整整装了八九袋子。母亲满脸喜
色，挨个从那装满粮食的袋子抚过
去，动作轻柔且充满了爱意，恍若抚
摸着婴儿俊俏的小脸。俗话说，囤里
有粮，心中不慌。那个秋季，我们全
家被丰收的喜悦鼓胀着，仿佛沉浸在
节日的喜庆中。

母亲仔细挑拣着沟壕又深色泽
金黄的南瓜，“你们走时每家带回去
几个吃，咱们自家农家肥种的，又面
又甜，外面卖的比不上咱家的好吃！”
母亲欣慰地说。爱吃南瓜，也爱种南
瓜，南瓜是母亲不舍的情结，每年都
要在自留地里种一坡南瓜，扯开长长
的瓜蔓直拖到地畔的土坡底下，叶片
大而碧绿，一坡南瓜花，色泽金黄，点
缀在黄土坡上，每每望着南瓜花，心
中便无来由地满是富足和丰收的喜
悦之情。

整个秋天都弥漫着收获的喜
悦。谷子、高粱、各种豆类相继入仓
后，母亲总要把第一茬碾出来的黄灿
灿的新米分别给我们姐妹捎来，每次
接电话，母亲的声音听上去都是喜滋
滋的。父母不但寄来南瓜、小米，还
在第一时间寄来了金针和尚且嫩嫩
的玉米棒子。其实，父母明白这些东
西在当地到处都可以买得到，他们只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与儿女们
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

我凝神望着姐姐发来的那张袖
珍版的晒秋图，思绪早已飞回了遥远
的故里。秋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陪母亲晒秋，坐在暖融融的秋风里，
听母亲细数丰年。

晒 秋

□张金刚

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抽一口自
己卷的大叶烟，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
是皱纹的脸。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
才解乏，才舒坦。

秋天的父亲，活儿最重、最忙
碌，可秋天的父亲，又是笑容最多、
最灿烂的。我知道，令他陶醉的，不
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而是轮回
几十年的秋收，即使他的秋收半径
越来越短。

父 亲 的 秋 天

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勾起
我少年时代痛并快乐的回忆。父亲
曾带我在每个初秋，扛着板凳，拿着
铁钩，挎着篮子，将墙角地边、沟谷河
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晒出好几
尼龙袋干花椒，换一笔不小的收入。
虽然双手被圪针扎得满是黑点，可心
是欢喜的。想来，那都是几十年前的
事了。

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
“老了，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大都
死了。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
可我不敢登高上树，就晒了这二斤，
够咱们吃就行。”看着眼前愈发矮小、
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若见他踮着
脚，伸长手臂，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
的样子，莫名有些心疼。

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父亲却
将那一多半递给我：“新鲜花椒味儿
好，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

花生，父亲种了两分地，也只是
够吃，步行五分钟就到。叶子已然泛
黄，到了该收的时候。父亲弯腰沿地
垄一路拔过去，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
了几堆。我提起一株，抖落沙土，一
把将花生攥住，摘下放入篮中，边摘
边吃，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拔完两
垄，父亲也蹲下来摘。花生个大饱
满，父亲乐得合不拢嘴。他却一颗也
不吃，咬不动了。

当年，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
生，一担担挑回；趁着清秋新凉，伴着
蟋蟀欢鸣，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
那场景，如诗一般。屋顶上，第一批
还未晒干，第二批又已续上。十几袋
花生，炒食、榨油、出售，格外珍视。
如今这两分地，只在屋顶铺了一小
片，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篮。我拿些放
在客厅，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消遣，
养胃，更是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

红薯是家乡的特产，家家都种，
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可
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逢人
便说：“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种
些吃着方便！”我嗔怪道：“少种，千
万别累着，买着吃也行。”父亲嘴上
答应“少种”，可近年每年都会种三
分地的红薯。我只得春种时帮衬，
秋收时充当主力，父亲只在边上指
挥打下手。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
只是努着劲忙活。

刨红薯，手掌磨出泡；撩藤蔓，胳
膊累到酸；挑红薯，肩膀压得痛。想
象不到瘦小的父亲，是如何坚持这么
多年的，顿觉坐在老田上、秋阳下沉
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孤勇者”，
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

秋。将红薯入窖时，父亲下意识地想
要下到窖里，可试了几试依然瑟缩的
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我下窖，父
亲递，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
作。一旁的父亲有些无奈，可又分明
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你干得挺
利索，这下冬天有得吃了。”

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父亲有
些失落：“今年酸枣卖到六块多，可惜
爬不了坡，一颗也摘不回来。”大嫂笑
道：“往年，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
摘，这下算是你让着我们了。”父亲腰
杆一直：“当年，我也是摘酸枣的能
手，是吧？”这一点，我们都认同。可
此刻，父亲自己认了输。

靠山吃山。从未出过大山的父
亲，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秋
来，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
酸枣自不必说，柿子一泛黄，父亲便
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泡了两水缸，
烧火漤甜，让我们吃个够；野生板栗
又面又甜，甭管长在沟谷哪里，父亲
年年都会收些回家，给我们当零食；
漫山的茅草、荆条是上好的柴火，父
亲每天挑两担回家，在屋后垛起高高
的柴垛；偶尔，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
奇的野鸡蛋。

眼下，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
摘些，晒在窗台给我留着；柴垛一直
在“吃老本”，父亲也习惯了用电用
煤，那“噼噼啪啪”燃烧的土灶、满身
的柴草烟火味道，倒让我倍感稀罕
了；野生板栗、野鸡蛋，应该再也无
法吃到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

“要不，你试着去收些？”我一摊手：
“我也找不到。”

确实，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
成果的秀场，已繁华不再。金黄的玉
米，火红的大枣、花椒，乱滚的核桃、
黄豆、绿豆，饱满的花生、高梁、谷穗、
芝麻……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已成
回忆。萧瑟秋风中，黄的、绿的槐叶
落满屋顶，又被风吹起，落在院里，落
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

我帮父亲摘掉落叶，他一脸苦
笑：“脑袋上没几根毛儿了。”说着，起
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
小照片，递给我：“你看，我二十岁时，
头发多黑多密多厚。”我也苦笑：“我
都四十多了，头发也稀疏不少。秋风
扫落叶，岁月不饶人呀！”我和父亲坐
在秋风里，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谁
也不再说话。

我更明白，父亲、伴他同行近六
十年的母亲，已坠入生命的深秋。我
得常回家帮父亲“收秋”，为我们的余
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

□彭伟栋

在菜市场，有些芹菜“躺”在柜台
上非常漂亮，一袭绿衣，浅绿的“身
子”，到了叶柄处绿色渐深，而叶子则
是深绿，层次分明。“绿意”之外，根部
赤褐色的根须茂盛，盘绕在一起，可
见生命力之旺盛，这大概是植物漫长
生长过程的证明吧？我总觉得芹菜
是在“诗意地栖息”，一束芹菜捆在一
起，满眼皆绿，生机勃勃。新鲜的芹
菜，水珠滴在上面跃动，走近闻之，淡
淡的清香扑鼻。

有时，家里买回来几捆芹菜以备
不时之需。妻子便将芹菜放在盛着
冷水的瓶子里保存。几天过去了，我
以为会枯萎。不想过去看了看，芹菜
叶绿如初，依然充满生机。碗底，根
须在吸收着水分，滋养着“身体”。可
见芹菜适应环境能力之强！我突然
想：生而为人，不断成长，可能会到异
地求学，可能会更换工作岗位……面
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或事，应该
学会适应。此时，真该学习芹菜的精
神，不管在哪里，只要有水，总能继续
坚持。

《随园食单》说，“芹，素物也，愈
肥愈妙”。真有道理，芹菜长势茂
盛，自然味佳。所以，家人选芹菜总
是要选长得“胖”的。我爱吃豆腐猪

肉汤，拿新鲜的豆腐块配上猪肉、加
入水来煮，最后撒上切碎的芹菜，便
可上锅。豆腐猪肉汤其实重点在汤
水，加上芹菜后，香气袭人，汤水清
甜。素豆腐有猪肉与芹菜的味道，
可见芹菜的精华已被融入其中，用
不着用猛火煮滚，只要撒上芹菜便
能迅速调味。这豆腐、猪肉与芹菜
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让食客食
欲大增！

还有我最爱吃的粿条汤，老板撒
上芹菜也是必不可少的细节。在粿
条汤店，只见老板迅速地将熟粿条和
面条放置碗里，拿出一条自家制作的
肉卷，切出八九块放碗里，再在热滚
滚的锅里舀起两大勺肉丸汤浇到粿
条面里，然后撒上胡椒粉。最为关键
的是撒上剁碎的芹菜，顿时香气袭
来，使人神清气爽。尤其那一口汤，
有胡椒的微辣、肉卷的甜，更有芹菜
的香，好吃得不得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得了重感
冒，胃口不太好。妈妈告诉我：“还是
要吃点，不然好得慢。”可是看到一碗
猪肉粥还是没有兴趣，妈妈知道后，
在煮好猪肉粥后，撒上了一些芹菜，
香气怡人。我闻到它，顿时有了胃
口。妈妈非常细心，那份浓浓的爱饱
含在剁碎的芹菜之中，让我至今难以
忘怀。

用 芹 菜 调 味

□李阿人

夜深人静，窗外的灯光闪烁着秋
天的冷。

望着窗外，我的心一阵阵被
揪起。按照医生的交代，我

在拍打父亲的背，以便
让肺部的痰排出

来。突然，感
觉 父 亲

的枕巾有点湿，诧异地一看，父亲竟
在流泪，泪水悄无声息地顺着深深的
鱼尾纹流下来。我伸手去擦，却越擦
越多，手上沾了一大片。

近来接父亲来城里生活，可天气
突变，父亲感染了风寒，咳嗽不断。
父亲在医院住下，用药后情况一日日
好转，医生说再有两日就该出院了。
我把这消息说给父亲听，他开心得像
个孩子。

父亲的心思我知道，他是怕花

父 亲 的 心 思

钱。父亲一辈子吃苦受累、省吃俭
用，一辈子为儿女着想，从来不为自
己考虑。他对于自己生病充满了愧
疚：“让你们受累了，花钱了，给你们
添麻烦了……”说着说着又哽咽了，
眼泪从眼睛深处往外涌。

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硬汉形
象，话不多，整日就是种庄稼做农活
儿，为了养家糊口而忙碌。

父亲是独生子，由于家室单薄，
少年时没少受外人欺负，再加上爷爷
奶奶年老多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自从有了我们，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一边赡养老人，一边挣钱照顾我
们兄妹几个，其中的苦累难以想象。
特别是我家遭遇了两次大的变故：一
次是我弟弟在工厂出事，一次是我家
辛苦盖起来的六间瓦房失火。这两
次事件，让我们原本贫穷的家雪上加
霜……

但父亲没有被悲惨的生活打倒，
依然坚强地为了家拼命干着，他看到
成为废墟的房屋时，没有眼泪，看到
我弟弟冰冷的遗体时，也只是喊着我
弟弟的名字……这些伤痛，都没有让
父亲表现出脆弱和不振，反而让他更
加忘我地劳碌着。

我的父亲，生活的大山没有压垮
他，各种苦难没有让他流下一滴伤心
的眼泪。即便是近年来面对各种病
痛的折磨，父亲也是咬着牙做斗争
——可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脆弱

的呢？
大前年的

春天，父亲去菜
地时半路摔跤，
左小腿骨折了，为
此住院近一个月。
父亲出院后，不能再
去田地里劳动，看着满
地的杂草和耽搁售卖的
蔬菜，站在地边老泪纵
横，整个田地都因为父亲
的泪水而静默，笼罩着一片
哀伤。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父亲
的坚强不见了，变得脆弱了，变
得像个孩子了。父亲动不动就哽
咽，动不动就流泪。有时给他捶
背，他会突然难过起来，说：“让你受
累了！”有时给他买药，他会抹着眼泪
连声说：“又花钱了！”更多的时候，是
你为他买来营养品，他拒绝享用，摔
到地上泪眼婆娑……眼泪成了父亲
此时最好的表达。

往事的每一幕都是父亲爱的重
叠和分离。我拍打着父亲的背部，那
骨头碰着手的疼痛感，让我内心的潮
水汹涌起来。

不经意地一回头，窗外的灯光刺
痛了我的眼睛，让我一时难以睁开。
那些星光，是善解人意的，因为它们
懂得用微弱的光，来替代我们生活中
不能说出来的爱和苦……

□黄大庆

表妹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几段小
视频，是她女儿蹒跚学步的情景。视
频里她和妹夫分别站在孩子的两侧，
弯下腰半蹲着牵着孩子肉乎乎的小
手，在客厅里绕圈圈。孩子开心极
了，大大的眼笑成弯弯的月牙形，粉
红的小嘴边都是笑出来的口水，夫妻
俩脸上都是细密的汗珠，可对着女
儿，他们却笑得满脸幸福。

我给她留言说：“这会儿是最辛
苦的一个阶段，孩子现在对走路充满
了新奇和热爱，你们一定要好好陪着
她，握住她的手，盯紧她，千万别磕到
碰到，有一个月就能走稳了，那会儿
就能放开点儿手了。”表妹秒回了我，
说：“放心吧！这是她生命中至关重
要的一步，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牵着
她的手，陪她一起走。”

表妹的话让我忽然想起了住在
一楼的那对父女，每天晚饭后，女儿
都会挽着父亲的手在小区里走走。
偶尔在楼下遇到，他们都会热情地和
我聊上几句，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样
子，我的心里总觉得暖暖的。

聊天的次数多了，渐渐知道了他

们的故事。老人是家中独子，年轻时
离异，只有这一个女儿。女儿大学毕
业后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留在了北
京，她也曾想过把父亲接到身边照
顾，但老人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
的小城，于是父女俩只能每天通过视
频聊天。

去年老人得了胃癌，治疗几个月
后，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老人
不想拖累女儿，执意一个人在家休
养。女儿不放心他一个人，就背着
老人，辞去了北京的高薪工作，过来
陪伴他。

邻居们都夸女孩孝顺，女孩总是
腼腆地笑笑，说：“比起我爸对我的
付出，我做这些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爸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在这个
时候多陪陪他，对我来说是一种莫
大的幸福。”

其实无论是父母牵着孩子的手
蹒跚学步，还是儿女牵着父母的手漫
步黄昏，他们牵手的动作里，溢出的
都是人性的光辉，是我们内心深处喷
薄而出的爱。人生像一本书，在生活
中，每个人都在用感情做笔，将空白
写满，让我们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五
彩缤纷。

牵 手

□胡建伟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
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
拉车的牛……”每每听到《父亲》这首
歌，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和
无法遏制的激动，因为它道出了做儿
女者的心声：父亲是儿女身后最温厚
的支撑！可随着父亲的去世，这种感
念夹杂着酸痛，一点一滴化成了回忆
……

父亲出身农民，因为上过学，文
化程度较高，成了一名乡村教师。他
能写一手漂亮的字，逢年过节，遇上
红白喜事，村里人都喜欢请父亲写对
联，在乡亲们眼中，父亲就是我们那
儿顶呱呱的“秀才”了。父亲工作中
不苟言笑，勤奋严谨，课教得呱呱叫，
曾在县级优质课评比中拿过第一，后
来被授予省级优秀教师称号。

作为教师的父亲很重视对儿孙
的教育。记得父亲还是民办教师的
时候，说过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
话是：“好好学习，将来吃商品粮。”当
时还是孩童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吃商品粮”，父亲就会笑着告诉我：
“就是成公家人，吃公家饭，衣食有着
落。”就这样，从小父亲就帮我在心中
埋下了一颗“学习有用”的种子。而
这样的信念，甚至作用到了下下代身
上。父亲退休后，只要听说孙子贪玩
不学习，就会坐长途大巴从老家来给
他的孙子做工作；听说孙子会考和高
考了，又会坐长途大巴从老家来陪
考；听说大孙子高考成绩不错却想复
读时，顾不上输水，急忙拖着病体从
医院跑到家给孙子开导；去世前的最
后一个生日，在病榻前还对两个孙子

谆谆教诲，让孩子们努力拼搏，成为
有出息的人。

父亲对我很严厉，但在我的印象
中，最多挨过他的训，几乎没挨过他
的打。我在他执教的学校上初三时，
有一次因和同学打架脸上破了相，被
他好一顿训。那几天，我不好意思去
食堂打饭，父亲默默地把饭菜端回他
的办公室让我吃。在父亲严慈相济
的教导下，我顺利考上了大学。但我
本性难改，记得刚考上大学那年暑
期，不知因为什么，气得他拿砖头撵
着要砸我，可他哪舍得真砸呀！我当
时还一边跑一边扭头憨憨地说气话：

“哎哎，你咋没砸住呀？！”气得他骂了
一句“小兔崽子……”却转怒为笑！

父亲的爱，是沉默的，没有言语，
只有行动。高三那年，我因病辍学，
父亲为了及早治好我的病，不顾工作
上的繁忙和家中农活的繁重，带我到
处求医直到我病情好转。参加工作
头几个月，父亲还担心我手头上不宽
裕，常常寄钱给我。我有了两个孩子
后，父亲常常倾囊买奶粉给孩子，并
帮助我们带孩子，极大缓解了我们的
经济之困和工作之忙……太多的往
事历历在目，温馨如昨。

人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以前并不很明白其中的意思，也没有
感觉到怎样。当别人有爸喊、自己却
没了爸叫的时候，当那些细碎而温暖
的关爱成了回忆的时候，我忽然明白
了个中含义：老人，不仅仅是儿孙成
长成才的物质依托，更是儿孙的精神
依托、心灵依靠啊！无父何怙，无母
何恃！愧疚和遗憾顿时从我心底油
然而生，我真想对着天堂那边的父亲
说一声：父亲，有您真好！

浓 浓 父 爱 暖 我 心


